
人都有辈儿。
东面的孙庄分前后庄，“孙”字下面依次

有元、才、焕、增、西。我老亲戚（丈母娘）是这
里的，我归焕辈儿。叫才辈儿叔，增辈儿喊我
姑父。不管亲不亲，都一样。地面上的人多是
亲戚关系，外姓人自有比照，也在这个网络
里。

那年去黄楼朋友家，是在年底。朋友家
里还有别的客人，有一个是外村村支书的儿
子，三十几岁，是地方上的“陈老板”。朋友还
请了本门的两个爷们儿。这叫“请年客”。

两张桌子并着，菜快上齐了，客人入座。
陈老板该是上席。这里都是种着几亩地

的，就他是有生意的人，乡下人的说法是胳
膊 比 人 家 大 腿 粗 。退 一 步 说 ，他 是 外 庄 来
的，是客。我虽然也不是这庄的，但也只是
一路之隔，经常来这里，简直算是半个主人
了。

上席在那里，陈老板却不认头，把一个
长辈往上推。稍一松手，长辈的赶紧撤了出
来。两个人又把陈老板往上面拽，他还是高
低不从。

这样弄了几个来回。客就是坐不下。陈
老板虽是外姓，比照主人，这里有长辈在，上
席他是不会坐、不敢坐的。

我说：咋弄呢，饭总要吃吧！咱不讲主人客
人，不讲长辈晚辈了，咱只论年龄，年长为尊，
上席坐！

陈老板立即附和，并在上席旁边坐了下
来。两个长辈毕竟年纪大一些。这只是找了
个合情又无法变更的尺度。

俺这赵庄，姓赵的就几家。赵庄有十姓，
这一带都知道。

我姓王。西面的地邻是王庄，都姓王。
“王”字以下是焕、桂、培、守、金。可是我与
这个王家没啥关系。我家是外来户。父亲十
来岁的时候来赵庄给财主放牛，“土改”时就
在赵庄分了土地房屋。父母和兄姐也“土改”
在了流落地——淮河南面的潢川县。

老家王楼并不远，在马集乡，十来里路。
要不，我们与地邻的王庄可能就会有一定的
关系了。赵庄姓韩的就一家，是开封尉氏的，
当年逃黄水推着土牛（独轮车）一路南下来
到这里。王庄的那边是代庄，除了姓代的就
是姓韩的。赵庄的这家人就找到了本家。这
家的两代后人是明字和超字辈儿，跟代庄的
老韩家一样，逢事都互有走动，叔啊哥啊地
叫着，像是一家人。长大成人了我才知道，这
是自认的本家，跟随的辈儿。

老家王楼，和这边最近的是三个叔，跟
父亲同太，就是说他们的曾祖是同一个人。
过去我们都有走动，年底我跟父亲回老家拜年，三个叔都不在了。现在跟
这边有来往的，是另一个叔家的一个哥。我们是第五辈儿了。宗族关系上
有“五服”一说，我们还没出五服，还是亲的。现在，年底下他还来给大爷
（大伯）拜年。

我知道的是，我的这个“王”字下面，有万、国、文、建、向。我是“建”，现
在成了“新”字。这是我们不在老家，文盲的父亲又没有跟老家联系，哥哥
入学的时候老师给起了个名字，后来我们几个也就都随上了。我叫王新
华，老家现在来往着的这个哥叫王建华，记得当年他还动员过我把“新”字
改成“建”，他说：咱们同名！

除了姓氏，人还都有这个辈儿字。这并不是啥束缚。女孩起名随便一
些，男孩也有不要辈儿字的。姓名两个字的就是。我的孩子就都没有中间
那个字。一个人或一辈人辈儿字缺失，不是啥问题，他爷他爹他兄弟在，他
的辈分就跑不了。

老家的大哥，我要给他打电话了。那里人都姓王，他孙子早已上学了。
孙辈，是哪个字？

电话通了，没人接。手机在屋里，人下地了？
我躺在床上。眼里是屋顶，是一根根檩条。有的檩子两头一般粗，有的

经过木工的刨锛，看不出哪头是根，哪头是梢了。这是在房上，不会错的，
东头是根，西头是梢。无论谁家的房子，哪庄的房子，都是这样。

这个宅子是从前面拨过来的，那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宅盘坐北朝南，
前后三层，一层十几户，一户三间房长。有的搭山，有的靠出路。这是大伙
规划的。前头不能比后头高，西头（下面）不能比东头（上面）高，高一层砖，
都不中。这话没人说。这话不用说。哪庄的房子，都是这样。

我在头一层，还有六七户人家，二层、三层就都只剩两户了。其他的，
有的门楼倒了，有的厨屋塌了。

辈儿字是哪儿来的？
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它不是姓。它有一定的活动

性。它也没有受到权力的指派，是完全的民间行为。
这些年，或者是祖祖辈辈，我们都在享用着这些字。可以想到，是有人

在幕后做着这事。
是谁呢？这个人是这姓的，年纪比较大，有一定的文化，有一定的威

望。这个人，通行的表达叫“乡贤”，村庄上说是“人头”。人头有大有小，哪
个地方都有人头。

这个人，谁家分家或者家事不和，会把他找来说话；谁家有红白事务，
也会把他请来。这不是说话，也不是吃闲，是搭账。红事用红纸，白事用火
纸，卷纸捻子缀个本子，一把椅子一张方桌，一瓶墨汁一支毛笔，姓甚名谁
礼金多少，一页记八个，一桌客。

确定一辈人或者以后几辈人都用哪些字的事，也不会是他一个人说了
算。可能是几里外，几十里外，顶一个姓的几个人碰头的结果。

这些字一定下来，没有不认的。这成了第一秩序。
这些字，既高深又通俗。自己无法选择，又都知道是咋回事。常听人

说，就是日月金木水火土排的，八辈一翻，永远排不完。说话的人，有的并
不认得字。

明、金、桂、清、炳、培……这些字常常出现在姓名上。更多的意味是在
这些表意的偏旁上。这就是归属了。阴阳五行包括了一切。啥属金啥属水
啥属土，有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

这还是一种有形的方式。一辈人共用一个字，这就是辈分的实质。
辈儿是天生的。它不需要奋斗，也没有竞争。
老家的电话打通了。哥，老家里咱孙子是啥辈儿？
我没有说孙子要出生，就是随便问问。
已经是快六十的人了，我为这事感到羞愧。今天知道了，我也不会把这

事跟家里人说。作为一家之主，我一直是啥都知道的。
老哥说话慢，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啥辈儿啊，哪还有辈儿啊……
挂了电话，我像是一个受惊且无处逃遁的野兽。
夜晚断电的家户经常有，过去人们还能看出那不亮灯的是谁家，现在，

是全村都没电了。我看到了大片的黑暗。谁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
我要打电话给黄楼的那个朋友。这几年他在安徽亳州，小儿子一家在

那里。
电话通了，寒暄几句，我说：培华，孙子都上学了，他们，啥辈儿的？他说：

啥辈儿啊，我也不知道,哪还有辈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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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这本
书，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剧情，没有
恢宏壮阔的叙事，却以质朴细腻的
笔触，描绘出黄土高原上普通人的
生存与成长，记录了一代人在时代
变迁中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人生
轨迹。细读全书，我对营商环境工作
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感悟。

《平凡的世界》以陕北黄土高原
为底色，围绕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
人生轨迹徐徐展开。贫瘠的土地、窘
迫的生活、时代的阵痛，层层考验着
每一个普通人。最令我触动的是孙
少安扎根乡村、负重前行的坚守。面
对家庭的重担、创业的失败、生活的
磨难，他从未向命运低头，不因困境
消沉，不惧挫折重来。从砖厂破产、
负债累累，到重整旗鼓、踏实苦干，

带领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他立足
脚下的土地，扛起责任、务实笃行，
在琐碎平凡的日子里，用坚持、坚韧
与实干，冲破现实困境，在烟火日常
中书写着不凡。

孙少安身上那份直面困苦的韧
劲、扎根一线的初心、脚踏实地的担
当、服务乡邻的情怀，恰恰与我们从
事 的 营 商 环 境 工 作 的 内 核 高 度 契
合。

回望我们的岗位，同样没有惊天
动地的壮举，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
坚守、周而复始的耕耘。我们深耕营
商服务一线，常态化开展政策解读、
精准回应企业诉求、用心办好企业
难事、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在企业咨
询时，耐心细致；矛盾化解时，尽心
尽责；工作落地时，严谨务实；服务

市场主体时，真诚暖心。我们和书中
的平凡奋斗者一样，身在平凡岗位，
却肩负着优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
发展、赋能地方建设的重要使命。

读罢《平凡的世界》，我愈发懂
得：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
优化营商环境，从来不是一句空洞
的口号，而是立足岗位、各尽其责：
综合科的同事，潜心钻研每一项政
策，是求索；投诉科的同事，用心化
解每一个诉求，是坚守；考核科的同
事，严谨推进每一项工作，是担当；
宣传科的同事，用心打磨每一篇文
稿，是责任；数据科的同事，精准赋
能每一次分析，是实干；我作为办公
室的一员，在主任的带领下，与同事
并肩协作，细致统筹每一项事务，高
效衔接每一个环节，是奉献。

作为营商环境服务中心的攻坚
先锋，我们当以孙少安、孙少平等平
凡奋斗者为榜样，以此次读书分享
活动为契机，牢固树立“功成不必在
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
不忘初心、扎根岗位，不畏琐碎、不
惧繁杂。将读书所思、所学、所悟转
化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将为民
初心、服务情怀融入日常工作的细
微之处。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
力，以实干扛起使命，以担当回应期
盼，在平凡岗位上深耕细作、履职尽
责。

以初心暖企，以实干护航，以坚
守致远。全力助推全市营商环境高
质量发展，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属
于我们的光芒！

平 凡 的 坚 守
——读《平凡的世界》有感

张燕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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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年轻时是个美人，念过书，
有 一 些 文 化 。她 个 子 高 挑 ，眉 清 目
秀，而且还绣得一手好花。寒假，我
有时帮父母干活，但大部分时间都
跟着姑姑学绣花。

冬 夜 时 间 长 ，窗 外 夜 色 沉 沉 ，
寒风吹打着窗棂。在室内昏黄的油
灯 下 ，姑 姑 准 备 了 火 炉 取 暖 ，端 坐
在 椅 子 上 。她 仔 细 地 看 着 布 绷 ，寻
找着下针的位置，集中精力于布绷
上 花 的 纹 路 ，丝 毫 感 觉 不 到 疲 惫 ，
听不见窗外的寒风，看不见时针已
到凌晨。

我睡醒了，她灵巧纤细的手还在
灯下忙着。各色艳丽的花线，随着拈
在指尖上的绣针在纯白色的绣布上
穿来穿去，从最初的苍白到朦胧显

现 ，直 至 完 美 地 呈
现 出 绝 妙 的 图 案 。
她 那 时 刚 二 十 岁 ，
眉 目 宛 然 ，让 人 欣
喜 。一 针 一 线 的 温
柔 倾 诉 ，空 白 的 织
物 被 赋 予 灵 感 ，思
想的纯度融进无声
诗 行 ，浪 漫 山 水 是
灵 魂 深 处 绽 放 的
花。

我执意让她教
我。她说，绣花要专
心，千万不能走神。
开 始 的 时 候 ，我 老
是把握不好运用绣
花 针 的 力 度 ，在 绣
布上就像是走夜路

的人，深一脚浅一脚，针脚不匀称。
不是远就是近、不是疏就是密，绣出
来的绣品粗糙不平，怎么看都不及
她的细腻逼真。

姑姑耐心地给我解释，线不能绷
紧，不然会断。说完就在布上绣给我
看 ，线 拉 紧 了 就 会 断 ，网 格 也 会 拉
破，需要一张一弛、松紧有度，方可
成就一幅好绣品。

她还告诉我，刺绣讲究方向的一
致 ，针 要 往 前 走 ，才 会 有 美 丽 的 图
案，绣错了一个小孔，接下来全部跟
着错了，满盘皆输。所以每个细节都
要认真努力。她说，人生每一步都不
能有偏差，一个不留神的错误，就会
留下终身遗憾。

学艺不如偷艺精。白天，看见姑

姑一边绣花，一边和女伴说笑，我就
悄悄地站在旁边看，下来自己揣摩，
趁着姑姑去干活的时候偷偷摸摸地
绣。从简单的针法到丝线色彩的搭
配，从一般的花鸟虫鱼到构图画样，
小小年纪就掌握了这些基本要求。
从给小小的鞋垫绣花到绣出枕套。
渐渐地，我绣出来的针脚也不再是
毛坯子了，绣出来的花和叶，或者蝴
蝶，还真的能以假乱真呢，分不出来
是姑姑绣的还是我绣的。

我用不太灵巧的双手坚持绣了
一个寒假，看着花样慢慢成形，越看
越喜欢，虽然在刺绣过程中遇到挫
折、磨难，但是我不放弃。我坚信，刺
绣是一种锻炼人意志、磨炼人性情
的 细 活 ，只 要 平 心 静 气 ，一 定 能 绣
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绣得越来越
好，而姑姑的绣花技艺已经到了炉
火纯青的境界。绣的牡丹灿若云锦，
似 在 传 情 ；绣 的 喜 鹊 ，翅 立 梅 花 枝
头，似在深深期盼；绣的金鱼，尾巴
摇摆，似在戏水嬉闹；绣的蝴蝶，扇
动翅膀，似要翩翩起舞。她在忙着一
针一线绣着自己的嫁妆，绣了好多
枕套和鞋垫。

她开始偷偷绣荷包。低眉捻线的
姿态恍若云端仙子，千百种的情绪
都化为指尖的一缕缕芳香，无语胜
似千言万语。我见过那个荷包，其长
约五寸，缎面，绣有鸳鸯，上抽口，下
有流苏，抽口的丝带上饰有一颗晶
莹的珠子。姑姑的心事是一分一毫，
一针一线叠加而成的。看似温婉细

腻 ，实 则 是 排 山 倒 海 ，理 不 出 个 头
绪。

一个女子寄予最深的爱在这荷
包里，每一根线都是一丝情意，只交
付给自己最心爱的男人，这份情透
过绣品传递出来，最深也是最含蓄
的。

第二年春天，姑姑出嫁了，姑父
是一位知书达理、高大帅气的邻县
小伙，深得爷爷喜爱和赏识。婚后，
姑姑和姑父生活幸福美满。姑姑闲
暇时仍喜欢绣花、织毛衣。

受姑姑的影响，我除了为家人缝
补衣服，也成了一名爱绣花的女子。
十字绣风靡的时候，我曾经一度陷
入痴迷的程度。

我最早绣的是《家和万事兴》的
绣品。趁年幼的孩子熟睡，我找来针
和顶针，拿一根细细的长线，穿进那
根绣花针的针孔。左手拿着布绷，右
手捏着绣针，针在白色的绣布上一
针一针地绣着。

慢慢地，家中各种成品图案绣布
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能享受到蕴
含其中的一份恬适和淡然心态。手
指摩挲着，好像摸着久违的故事，失
落的年华，好像从喧嚣的繁华中一
下子回到宁静与最初。

日子如流水，但我眼前总能浮现
那个场景：妙龄的姑姑，娴静优雅，
犹如花照水，坐在古朴清幽的宅院
里，轻挑慢捻、一针一线来回穿梭。
在她的身边，有一个稚嫩的小姑娘，
她正牵着小姑娘的手，手把手教她
穿针引线，织幻编梦……

绣时光
张继梅

从不曾想
离你这样的近
近得我能听见你的呼吸
听见里面砍柴的声音
我又感觉到
桂花酒倒进了杯子里
泉水叮咚一般

今晚你就是一个盘子
原谅我此时没有更好的词
但我的心中盛装的是满满美好
就像谪仙人当年举起酒杯
邀请你一样，眼中
是会当一饮三百杯的豪意
就像东坡居士的起舞弄清影
就在我身旁

站在这城市高点
唯有仰视
方得未曾看到的孤际天空
淹没繁华与虚无
淡化冲动与不安
我的耳边
清风临近，碧树隐隐

鸡公山上的月
张国栋


